
開放文學  -- 風花雪月  -- 繪圖第一奇女
第三十一回  曹公子揮劍斬狂寇　伏秀才改書賺賴婚

　　方才說話的是黑面賊人，人叫：「眾兄弟將這廝圍住，千萬莫放，等我去幹那件要緊的大事!」　　說罷強人催戰馬，如飛似箭
趕高公。安寧聽見這句話，心下著忙吃一驚。欲透重圍去保主，怎奈人多不透風。鞭叉斧鉞如雨點，棍棒刀槍四面攻。捨命的英雄

朝外闖，急的他暴跳如雷冒火星。那賊人瞧見車輛朝東走，緊緊相追不放鬆。馬快車遲一定理，看的趕上了高公。大呼：「鎮國休

想走，吾今送你赴幽冥。」手舉鋼刀如雪片，直奔前來猛又凶。負傷的高公難動轉，只因身上帶官刑。車夫解子黃了臉，哎呀爹呀

媽呀我的祖宗!老爺正在危急處，只聽得一聲叱咤似雷鳴。大罵：「強賊該萬死，青天白日敢行兇!你們不必驚慌吾來也，我今打個
抱不平。」強人勒馬回頭看，高公解子各睜晴。東北跑來一匹馬，如飛就地似鳥龍。馬上坐定一壯士，將巾褶袖手青鋒。身材凜凜

多威武，面如美玉色微紅。兩道劍眉含秀氣，一雙鳳目怒圓睜。彷彿徵東薛仁貴，不亞常山趙子龍。馬至近前揚寶劍，照著強賊不

用情。強徒撥馬來招架，偃月鋼刀往上迎。只聽噹啷一聲響，賊人的虎口冒鮮紅，坐騎一衝撞過去，強賊紛紛失了魂。不敢回手撥

開馬，心虛害怕想逃生。催馬拖刀朝下走，英雄豈肯尚容情?趕了個嘴尾相連臨切近，小豪傑施展神威力倍生。帶背連肩朝下砍，
但聽賊人吼一聲。紅光亂冒噴鮮血，翻身掉下馬難行。小英雄催開坐下烏雲豹，重圍來救鄭安寧。賊人本是烏合眾，怎敵臨凡黑虎

星?馬快刀急雄又猛，消瓜切菜一般同。安寧見有人來助，抖擻威風往外衝。裡外夾攻只一陣，賊人多半赴幽冥。
　　這夥賊人，看官莫當作真強盜，此乃是呂國材差來的刺客，假扮強人，截殺高公。這領頭的就是仁義當的財東賀新。他乃呂用

的義子，又是呂芹的教師。只為媚哄相府，孝順乾爹，所以湊著夥亡命四十餘人，先期渡江，扮作響馬，在這荒僻之處截路等候，

乾這件奇功，在相爺面前獻好，當作泰山之靠。豈知天理難容，登時現報，橫死他鄉，直落得身首異處。四十餘人。只跑了十三四

個，還帶了重傷，雖然得命，卻成了廢人。細想起來，為人何苦助惡?那幾個漏網賊人逃跑回京中，相府得信，把個呂國材氣了一
場大病，睡夢中只恨罵那多事的壯士。待要生法擺佈他，出出惡氣，卻又無處問他的姓名，也只得罷了。

　　這位壯士，你道是誰?說來令人敬慕。此人姓曹，名警，表字文豹。他乃武惠王曹彬之後，太原侯之孫，父親曹鵬舉作過兵馬
統制，母親趙氏乃宗室之女，早年去世，家資富厚。這曹公子自幼生來心直口快，重義輕財。讀過幾年書，棄文就武，文請名師，

習學了一身武藝。十三歲應試，十六歲中了武魁。揮金如土，最愛打抱不平，遇人有被屈之事，雖素不相識，也肯出頭救援。鄉黨

之中人多敬重。自父母去世之後，把些僕婦使女，善遣出門，留下一個老院公，名喚陳良作伴。曹公子此時年已十九，尚未定室。

老院公勸他議婚，他卻執意不肯，單等與國家建功立業，掙一個腰玉封侯，那時再娶，因此並未定姻。每日與幾個武學朋友攜弓帶

箭，擔酒提盒，到那勝跡名園，觀花飲酒，演武習射，舒遣性情。年紀雖幼，卻作過好幾件人所不能作的事，所以遠近都知仁和縣

曹公子是個少年英俊。近因蘇州府昭文縣有個秀才姓衛名珍，為一個游娼誤事，在仁和縣打官司。花了若干的銀子，剛剛保住衣

衿，完了官事。官釋出來，又被下役串通六房押司，扣住索錢，把衛秀才弄的衣袍典盡，行李全無，還是不放。衛秀才控訴無門，

其苦難言，素聞曹公子之名，找到武惠王府，見了公子，將衷情哭訴，求其救援。曹公子聞之，觸動不平之氣，走至縣衙，將六房

人等指臉大罵一頓，直入公堂與知縣面講。知縣理短情虧，只得把下役人等責罰一番，立刻放衛秀才出來。衛生感念不盡，跟至府

中拜謝曹公子。公子留待酒飯。那衛秀才善於詼諧，甚是有趣，二人話至投機，恨相見之晚，遂拜為兄弟。留他住了數日，臨行贈

了三十兩銀子。兩情不捨，親身送他回家。衛秀才也留了幾日，曹公子因曾與幾個朋友交約下要往南海進香，怕誤了行期，只得作

別回家。走至鬆陵驛的路上，看見賊人截路，心中大怒，拔劍殺賊，救了高公。

　　當下賊已散去，還有幾個帶氣兒的在地下躺著掙命。這位小爺看見，下馬拋刀，拔出劍來，找著亂砍，口中不住罵：「潑皮狗

男女，早死早淨世界!」鄭安寧向前叩拜道：「多蒙老爺搭救家主，恩同再造，刻骨難忘。且請收劍過去與家主相見拜謝。」曹公子
插劍，伸手攙起安寧道：「不消，請起。」

　　說話間，高公早已下車，與解子、車夫一同走來拜謝。高公舉手道：「罪人不幸，遇此強橫，危在目前，非荷虎威救庇，死已

久矣。請壯士轉上，受某一拜。」說畢，深深連作四揖。曹公子見高公雖打罪服，言談清朗，品貌不俗，光景是位被罪大臣，亦不

敢輕慢，連忙還禮稱不敢：「中途相遇，想有前緣，且進林中石上少坐一敘如何?」高公道：「最好，正要領教。」遂一同步進林
中。安寧從車上取下兩個坐褥，鋪在石上，二人敘禮坐下，彼此道姓敘名談起來。原來曹統制在日與高公也是忘形之交。說至其

間，曹公子起身復與高公見禮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叔父大人，小姪不知，取罪不小!」高公連忙還禮讓坐。曹公子道：「小姪久聞叔父
大人為朝廷所重，路人提起，莫不盛稱威德。究為何事至此?」高公把前事說了一遍。曹公子嗟呀不已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宋四
明係有人唆使，只可惜已死難究，叔父之冤何日得雪?」高公道：「只可聽天而已。」又問道：「賢姪住在仁和縣，那城中東街望
石橋北有一家鄉宦，翰林公，姓寇名侶白，字儔仙，賢姪可知道麼?」曹公子道：「翰林公亦是先君的契友，幾世通家，怎麼不
知?」高公道：「他膝下有位公子怎生面貌，其為人若何?」曹公子道：「寇公子乃是窗友，幼有神童之譽，長有祖父遺風。聰明正
直，才貌兼美。十三歲入泮，如今守制在家，苦讀不輟。」高公點頭喜道：「寇賢弟可謂有子矣!」曹公子道：「叔父問及於此，想
是相識麼?」高公道：「小女曾受寇府之聘，寇公子乃是小婿。」曹生驚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叔父何不隨小姪同到仁和，至敝友家
中盤桓幾日再走，豈不是好?」高公道：「多承美意，不能如命。一則欽限難違，二則枷鎖在身，令人觀之不雅，不去倒也罷了。
賢姪見了寇公子，替我致意，過年早早到京就是了。

　　說話之間，只聽得呻吟之聲，原是去趕高公那個黑面賊人被曹公子一劍砍在肩上不曾喪命，醒過來哀聲呼痛。曹公子一見，心

中大怒，起身拔劍向前，沒頭沒臉，一陣亂砍，登時砍為數段。這人就是呂用的假子賀新。可惜人無先見之明，那時若知是他，趁

有活口，問個明白，高老爺也不用南去了，只須寫紙冤狀，一封書信，叫鄭安寧急急回京，投至錦衣衛稟告蘇公，那蘇御史一定本

奏當今天子，必召高公與呂國材當面質對，高公之冤立時便雪。只是高公料不及此，又遇個性急手快的曹文豹，把個活口登時弄

死，所以把機緣當面錯過。這一來是高公災難未滿，二來是合該那些奇女奇男垂芳百世。留下這《十粒金丹》的傳奇與諸公醒目解

悶，豈不是好?若無錯誤，這書便止於此矣。
　　且說當下日將西沉，只得趕路。高公與曹公子只得作別，再三致謝兩下分手。

　　書中不言曹文豹，聽表臨凡天壽星。大難一場逢化解，登時上路又南行。及至黃昏投旅店，天明五鼓又登程。陸地乘車或騎

馬，遇水登舟快似風。饑餐渴飲非一日，夜宿曉行不少停。那日過了南龍府，大嶺荒山把路橫。但則見怪石奇峰高萬丈，崖深澗險

令人驚。密雜雜古樹參天陰滿地，亂蓬蓬荊藤交繞路不清；嗐剌剌虎嘯狼鳴聲振耳，鬧嚷嚷狐跑兔走亂哄哄；叫喳喳野鳥奇禽難問

種，一條條長蛟怪蟒並蛇蟲。好容易渡過嶺南入蠻地，但則見人物風俗大不同。舉止粗俗無禮貌，言語啁啁辨不清。男子是尖帽油

靴懸利刃，黃髮高鼻大眼睛；婦女是窄袖花裙蓬頭髻，負擔挑筐兩腿精。見幾處笙響鈴搖人跳月，女隨男走亂烘烘；見幾夥成群少

女將茶彩，細調蠻歌怪好聽。老爺觀罷心暗想：果然外省不同風。這日正走來的快，到了那大定州西諸葛城。

　　且說這鎮守蠻邊的主將乃當今萬歲的宗兄，威遠王九千歲，名喚趙敏。少年時英勇無敵，南蠻作反，屢徵屢勝，先帝敕封親

王，攜家鎮守三賢諸葛城已四十餘年。將近七旬，須鬢皆白，英風如舊。南蠻王畏之如神，不敢復侵中土。這日張千、李萬將高公

解到，領了回文，各自去了。九千歲升坐寶帳，把高公提來細問了一遍，知他有些被屈，又念他有功於國，免了那一百殺威棒，將

他編入工伍，著令監造三賢廟，每日賜工食銀一兩三錢。

　　鎮國王蠻地埋頭熬歲月，順時聽命且由天。書中不言嶺南事，單表蒼頭返故園。李清趙泰與伏准，一行人曉行夜住奔燕山。這

一日離家只剩了一天路，黃昏下店把身安。伏士仁妄想一場成畫餅，不由的緊皺雙眉不耐煩。坐在店房胡打算，自言自語暗詳參：



「我只說到京慢把姑爺哄，見我慇懃定喜歡。從權俯就將婚許，只得一言似泰山。夢鸞必然遵父命，我這好事成全不費難。誰知老

兒多古怪，偏要拘泥前聖賢。不肯失信將婚毀，倒只怕這個相思害死咱。囑咐表妹書中話，定有些全始全終近禮言。怎得把書更改

了，移花接木弄虛玄。除非鄭昆隨了我，暗中助我定機關。」狂生自忖時多會，又想道：「世上之人總愛錢，我何不這般如此將他

買，不怕蒼頭不入圈!」伏生主意安排定，他把那義僕連忙喚至前。
　　狂生定了主意，支開了李清、趙泰，喚進蒼頭來，笑嘻嘻說：「你坐下，有句體己話兒合你商量。」蒼頭說：「大相公在此，

老奴怎敢坐下?有話只管吩咐便了。」伏生說：「偌大年紀了，講什麼規矩?只當你是我個老哥哥，坐下何妨?」義僕只得坐下。伏生
回身取出兩個元寶來，遞與蒼頭：「這點東西你拿去買杯酒吃，起來我有話說。」蒼頭料必有故，也不推辭，接來揣在懷內。伏生

悄悄向蒼頭說道：「我前日向老爺提小姐之事，乃是夫人的主意。只因捨不的遠聘他出門，又有偌大家產，老爺無子，他是分得著

的；我又未娶，又與他年貌相當，親上結親，兩全其美，你說好不好?」蒼頭說：「好果然好，怎奈老爺不願，如何是好?」伏生
說：「老爺如今已經遠去，你若肯從中玉成，把那封書信取出換了，這事便有九分成就。」鄭昆說：「換書倒也容易，只不是老爺

的親筆，小姐見了一定生疑。」伏生說：「這全仗你幫上幾句話兒，只說老爺手帶刑傷，不能提筆，他老口念，命我書寫。如此說

去，小姐必然信了。你若肯助我成此美事，從今便是我的老兄，我日後還要大大的看顧你。」蒼頭歡歡喜喜，點著頭。遂把老爺的

原書取出。拆開觀看，一口氣寫了一封書啟。蒼頭說：「待我把這原書拿到外邊焚化了罷!」伏生甚喜道：「很好，很好!」
　　蒼頭拿書出房，轉身回來，取伏生寫的書字，仔細觀看上邊是些什麼言語。

　　寫的是：為父口念親付字，書諭吾兒高夢鸞。父遭不幸發南地，未知何日轉回還。你今已有十七歲，女大當婚自古言。悔我當

初一朝錯，不該把你許江南。我若有日回家轉，止望你半子之勞是靠山。反覆思量難割捨，事逢變處要從權。昨朝見你伏兄長，言

語投機甚有緣。可喜他談吐風生才調美，可愛他品格清奇面貌妍。黃門秀士宦門子，瀟灑風流美少年。面帶精神多福壽，一定將來

中狀元。堪與吾兒為配偶，逼真是郎才女貌並頭蓮。我已當面將親許，千萬不可背吾言。家書到日須從順，良辰挑選把婚完。你乃

賢孝聰明女，一定是依命而行我喜歡。打聽得寇府如今已落破，翰林亡後甚貧寒。過年書生若來到，贈他紋銀整一千。從前姻事休

提起，叫他另去續姻緣。為父異日回家轉，你也得終身侍奉在膝前。叮嚀囑咐無別話，以順為孝理當然。鄭昆看畢心暗笑，他這裡

連連稱贊五七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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